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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秋汛威胁或超过长江

生活在汉江流域的百姓，世代相传着两
句谚语：

一是“湖广熟、天下足”。
——江汉平原，承载着湖北35.3%的地

区生产总值，53.9%的粮食产量，1920万百姓
在此安居。

二是“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
——因地势低洼、水道纵横，汉江中下游

自古洪涝频发。
自南北朝以来的1500多年间，有确切记

载的汉江溢溃达188次。近代，汉江1935年
特大洪水，曾致近8万人溺亡、近300万人受
灾。

这两句谚语，既是百姓对汉江馈赠的感
念，也透着对水患的敬畏与无奈。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51—2020年统
计数据，汉江秋季（9—10月）洪峰流量占全
年最大流量的比例平均为35%，而长江中游
仅为18%。

从某种意义上，汉江秋汛威胁超过了长
江。

2013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后，蓄水位从
157米提至170米，中下游防洪标准从20年
一遇升至百年一遇。

2025年，汉江遭遇“最密集秋汛”。通过
科学调度水库群拦洪减灾，汉江防洪体系在
七轮“编号洪水”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这一次成功防御，彰显了防洪体系的韧
性，但也应该看到治理升级的紧迫性。”湖北省
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认为。

汉江流域覆盖湖北10个市（林区）、39
个县（市、区），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18万亿元，地位之重不言而喻。

江汉平原不光是荆楚粮仓，也是汽车、装
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的集聚高地，产业与人口
正在流域加速集聚。守住防洪安全底线，不
仅是江河安澜和民生根本，也是区域发展安
全的红线。

彭习渊说，汉江防洪已进入一个更为复
杂的系统安全新阶段，有两大风险不得不防：
一是极端气候引发的自然风险，二是梯级工
程群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在长期运行中，
带来一些不可避免但需要重视的次生风险。

比如堤防、流域治理、水位消落、河床下切等，
都在水安全能力上迫切需要提升。

这个粮仓，端着荆楚七成“饭碗”

“这土细得像面粉，肥得流油，堪比东北
黑土地。”湖北省耕肥总站首席专家胡群中抓
起一把土，在掌心细细捻开。

江汉平原土壤类型以水稻土、潮土为主，
是优质耕地土壤类型，耕地质量高于全国
1.06个等级，与黑土地相当。

早在200多万年前，江汉平原便是一片
古云梦泽的浩瀚水域。在漫长的地质演变
中，泽国水乡逐渐成为地势平坦、河湖交织的
江汉平原。

正因水网密布、雨热同季，江汉平原每年
至少“多打一季粮”。

黑龙江、河南、山东和吉林，是传统的“中
华四大粮仓”。北方四个产粮大省，贡献了全
国接近一半的粮食产量。

黑龙江被誉为“北大仓”，是全国产粮第
一大省。肥沃的黑土地上，以玉米、水稻和大
豆等作物为主。

河南被称为“中原粮仓”，小麦产量占全
国四分之一以上。中国每4个馒头，就有1
个来自河南。

与北方黑土地以玉米为主、黄河三角洲
以麦子为主不同，江汉平原是长江流域最大
的连片稻作区，盛产软糯回甘的“江汉大米”，
且作物多样性极高。

湖北70%的水稻、63.5%的油料、60%的
蔬菜、50%的生猪、83%的淡水产品，都产自
江汉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几乎在全国
绝无仅有。

沃土之下，亦有隐忧。
“江汉平原作为荆楚粮仓，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四湖流域排涝灌溉难题等问题，已成
为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省政协
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甲
均坦言。

湖北是全国9大重点商品粮油基地、13
个粮食核心主产区之一。江汉平原上的30
个产粮大县，年生产口粮360亿斤，占全国
2.6%。

江汉平原肩负的不仅是粮食安全，更是
“口粮绝对安全”。如何系统性推动江汉平原

水资源配置，让新时代“鱼米之乡”释放出更
大潜能，是汉江流域的重要课题。

汉江安，关乎社稷和人民之安

治荆楚必先治水。
“确保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水北送。”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水是
湖北压倒性的政治，也是责任。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北方调
水超755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18亿。
首都人民每3杯水中，就有2杯来自丹江口
水库。

汉江的水安全、水生态安全、水环境安
全，牵系着京、津、冀、豫、鄂五省市亿万群众，
关乎着大国的江湖安澜，也关系着湖北支点
建设的生态承载力。

但水利专家同时也提出，随着南水北调、
引汉济渭引调水工程的实施，汉江水资源供
需问题，需要从更长远的安全大局来考量和
谋划。

目前，汉江年调出水量近110亿立方米，
约占整个径流量的五分之一，远期将达到
160亿立方米。这也在客观上使中下游水量
减少，为沿线城市居民取水、农田灌溉和水生
态带来挑战和压力。

江河水系是一个联通的循环系统。如果
汉江中下游水量持续减少，将导致湿地面积
萎缩，局部河段在枯水期水环境自净能力下
降，引发水华风险。同时，流域多个梯级水利
枢纽的阻隔、过鱼设施的缺乏，带来的生态影
响也在显现，崔家营以上的“四大家鱼”产卵
场已经消失。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也对汉江
流域生态健康构成威胁。

当前，湖北正立足支点建设更长远的发
展周期，推动江汉平原水资源配置等战略性
工程，涵盖引江济汉、引隆补水、白柳枢纽等
骨干项目，通过跨区域水资源优化调配，系统
性解决供水、灌溉、防洪、生态等多重难题。

“江汉平原水资源配置问题，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支撑中部地区
崛起具有重大意义，关系的不仅仅是湖北一
域，也关系着国家流域发展与安全。”胡甲均
表示，只有实现汉江全流域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才能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明清时期，汉江迎来了它的航运鼎盛期。
一时间，“南船北马”。

秦岭的桐油、生漆、药材等山货顺江南下，
江南布匹、湖广粮食、瓷器等日用品逆流北上，
催生了汉口、襄阳、汉中等城市的繁华。

道光年间，汉江年货运量约120万吨，相
当于同期京杭大运河江北段的70%。光绪年
间，每年航行在汉江的舟楫达2.3万余艘，货运
量100万吨，乘客16.5万人。

新时代的江河战略，注重全流域统筹，强
调上下游共治、左右岸协同。打造“水运上的
湖北”，汉江是后发优势的最大“变量”。

汉江的复兴，绝非仅仅是疏浚河道、拓宽
航路，而是一场统筹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产业布局优化与城镇协调发展的大文章，
也是一项关乎区域长远未来的系统性重塑。

打通南北“水上经济走廊”

在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八个都
是港口城市。上海港、广州港、苏州港更是稳
居全国货物吞吐量前十。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运送
1吨铁矿石，公路每公里平均要0.6元，铁路要
0.12元，而水路只要0.01元，也就是1分钱。

中国经济版图上，长江、珠江、淮河等主要
河流，自西向东，造就了繁荣的东西“水上经济
走廊”。但南北之间，除京杭大运河外，一直
缺乏能够贯通腹地、高效廉价的内河水运大动
脉，形成南北“水上经济走廊”。

2024年，交通运输部《关于新时代加强沿
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的水运主通道，特
别“点名”要加快汉江等重点航道的建设。

可见，补齐南北向水运短板，将成为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
措，也有利于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

汉江是我省资源要素最为密集的地区之
一，也是湖北境内最大的南北走向大河。

如今，累计超2000亿元的投资、52个重
点项目在汉江汇聚。这条古老的长江支流，正
在焕发新的青春。

打通“黄金水道”肠梗阻

随着沿线腹地众多铁路、公路的开通，汉

江航运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明显
下降。

从襄阳到武汉，350公里水路曾经需要颠
簸20天，高昂的时间成本让众多货主望而却
步，“黄金水道”一度变得“通而不畅”。

不过，汉江的价值从未消失，只是在等待
被重新发现。

湖北是全国少有的同时具备全国铁路、
航空、港口“三个枢纽”的省份。而航运发
展不够，尤其是汉江航运高等级航道不畅、
通航设施标准偏低、安全保障水平不高、港
口服务功能不强等“肠梗阻”问题，已成为
摆在湖北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面前的必
答题。

如今，从丹江口到武汉，沿江多处塔吊林
立。破解汉江襄阳以下航道“肠梗阻”的攻坚
战，已经打响。

攻坚的关键，就在于“三船闸一航道”工
程，即碾盘山、雅口、崔家营枢纽二线船闸工程
及碾盘山至兴隆航道等级提升工程。

在宜城，汉江雅口航运枢纽旁，一个更新、
更大的二线船闸正在崛起。新船闸建成后，能
通行3000吨级的船舶，汉江这一段就从“省
道”升级成“高速公路”。

在潜江高石碑镇，兴隆枢纽二线船闸更加
壮观。这是目前汉江上最大的船闸基坑，将建
起汉江首座2000吨级船闸，让过往船只彻底
告别漫长的等待。

“三船闸一航道”工程，构成了湖北提升汉
江通航能力的“王牌”。其目标是近期让2000
吨级船舶从襄阳畅行至长江，远期要实现
3000吨级船舶通航。

与此同时，汉江丹江口至襄阳段千吨级航
道刚刚全线贯通，汉江支流唐白河航运开发工
程激战正酣，它将在河南与湖北之间开辟一条
新的水上通道。

一个个火热的工地背后，是一张总投资
超2000亿元的系统性蓝图。湖北省规划的
52个重点项目，正推动汉江航运实现全方位
升级——

港口枢纽正在扩容，襄阳小河港、荆门沙
洋港等现代化码头加快建设，成为未来航运网
络的“关键节点”。

集疏运体系加速联网，新的疏港铁路与公
路不断延伸，推动“水铁联运”“水公联运”无缝
对接。

船舶正向绿色转型，氢燃料与电动船舶开
始试点，到2027年底将建成200艘汉江绿色
动力船舶。

航运管理也走向智能，无人驾驶船舶、数
字化航道、智能调度平台等项目陆续启动，勾
勒出智慧、安全的未来航运图景。

接入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

湖北的这场“水运大会战”，格局远不止于
一省一河。它还精准地指向一个更为宏大的
工程——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

在中国高等级航道规划图中，这条长达
3200公里的纵向大通道尤为引人注目。它北
起陕西安康，利用汉江进入湖北，经武汉、岳
阳，过长沙，沿湘江南下，通过规划中的湘桂运
河进入广西西江水系，再经由正在建设的平陆
运河，直抵北部湾出海。

简单地说，它要在中国版图上，首次实现
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直接连通，相当于打造
一条“纵向的长江经济带”。

汉江，正是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的龙头
和中枢段落。长达1333公里的湖北段，几乎
占了汉湘桂航运大通道的一半。

因此，提升汉江通航能力，不仅仅是湖北
发展的“内务”问题，也是为国家级的南北水运
大动脉锻造最关键的“脊梁”。

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建成后，湖北将成
为连接“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
通道”三大国家物流体系的超级枢纽，真正实
现“承东启西、连南接北”。

对区域发展而言，汉湘桂航运大通道也为
中西部地区打开了一扇成本最低的“南向出
海”大门——

它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粤
港澳大湾区紧密串联，沿线产业布局将得以
优化，形成新的南北向产业走廊。届时，陕西
的货物、湖北的汽车、湖南的装备，可一路乘
船南下，直达广西北部湾，从而进入东南亚乃
至全球市场。

对国家战略而言，这条“黄金纽带”，串联
起了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西部陆海新
通道、粤港澳大湾区等多块战略版图。它让长
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了历史性的握
手，也必将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在更广
阔的空间高效流动。

20世纪70年代，围绕汉江开发，韩国快
速崛起，创造了“汉江奇迹”。

“尽管两江渊源不同，但‘汉江奇迹’对湖
北汉江流域发展，仍有启示。”湖北省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秦尊文认为，相比于韩国汉江，湖
北汉江流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市场相
对比较狭小和闭塞，经济发展支撑力度相对
较小，更多时候需要区域外市场的支持。而
在湖北支点建设战略引领下，有待提升的空
间，恰恰是汉江的重大机遇。

长江中游三大支流的内河竞速

在长江中游，汉江、湘江、赣江三大支流，
分别是湖北、湖南与江西的三条重要水运通
道。

汉江航道建设早于湘江、赣江。然而，随
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当湘江、赣江部分航
道已挺进2000吨级货轮、港口吞吐量节节攀
升时，汉江航运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年初，丹江口至襄阳段1000吨级航道实
现全线贯通。该工程全长101公里，按照三
级航道标准建设，打通了丹江口大坝至襄阳
港的航运瓶颈，使千吨级船舶可以从丹江口
直达武汉，进入长江。

在此前，汉江之滨的襄阳，其实已有“南
港北铁”的多式联运图景——南有汉江港口
集群通江达海，北有“米”字形高铁网络辐射
四方，两大枢纽实现联动。

去年12月，“靖边北—襄州北—小河港”
煤炭铁水联运航线开通。这条连接陕西煤炭
产区与长江中游市场的“铁路+水运”新通
道，将煤炭运抵襄阳小河港的船板价，控制在
每吨183元的竞争优势区间。

“过去货到码头要等好几天，现在铁路直
通港区，实现了‘下车即上船’的无缝衔接。”
小河港负责人潘峰介绍。

襄阳港小河港区是汉江规划建设的最大
港区，也是唯一的枢纽港。港口设计年通过
能力为1510万吨，目前已开通46条国内航
线、8条国际航线。

尽管港口运营不到三年，实现了从直达
长江到开通近洋跨国航线的“三级跳”，但截
至2025年下半年，小河港区累计货物吞吐量
仅为200万吨。

另一个汉江航运重要节点荆门，2024年

港口货物吞吐量为265万余吨。
2024 年，湘江长沙枢纽过闸量已达

5497万吨，2025年达到 6131万吨。2024
年，赣江沿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840万
吨，并在2025年突破1亿吨，达到1.19亿吨。

当前，湖北正大力实施枢纽提能战略，整
体提升支点的开放辐射力，其中一项便是加
快建设“水运上的湖北”。

“短板和瓶颈是存在的，应该客观审视。”
襄阳市港航发展服务中心汉江航运发展研究
专家毛成永认为，航道船闸存在结构性梗阻，
是需要“补短板”的第一位。

经济奇迹，多因河流而兴

1869年，苏伊士运河贯通，使欧洲与亚
洲之间的航程大幅缩短了7000公里，改变了
全球贸易的路径与速度。

更早以前，京杭大运河在古中国经济重
心的南北转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其发达的内
河航运体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莱茵河、易
北河、多瑙河等主要河流，与众多运河构成了
覆盖全国的水运网络。

截至2024年，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约
12.9万公里，内河货运量达到了49.5亿吨，
货物周转量达到了2.2万亿吨公里，是综合
运输体系中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目前，中国六大省份都在全力谋划内河
航运。其中，安徽建成江淮运河，这是与京杭
大运河平行的第二条南北水运大动脉；广西
正在建设平陆运河，投资规模约为700亿元
量级；湖南预计投资1500亿元打通汉湘桂通
道，接通大湾区；河南正在谋划47个内河水
运项目，一举融入长三角；江西则预计投入
3200亿元建设浙赣粤运河，连通珠江和长江
水系，全长超京杭大运河，投资更超过三峡大
坝。

得益于充沛稳定的水量和系统性航道整
治工程，湘江与赣江高等级航道网络已基本
成形。

全长948公里的湘江，千吨级航道即将
贯通723公里。赣江高等级航道里程已达
572公里，千吨级以上生产性泊位增加至
120个，港口年设计通过能力提升至1.13亿

吨。
还有一个先天掣肘是，汉江主汛期从每

年7月开始，至10月结束，径流量占全年的
65%以上。而枯水期长达8个月，丰枯悬殊
可达六倍。

“加上主骨架航道不畅、港口服务功能不
强、多式联运水平不高等，都制约了汉江航运
的升级。”毛成永说。

让汉江航运联动“汉孝随襄十”大走廊

2018年，国务院批复《汉江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明确汉江流域国家战略水资源保
障区、内河流域保护开发示范区、中西部联动
发展试验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先行区等四
大战略定位。其中3个定位，都与发展密切
相关。

秦尊文介绍，该规划与湖北的多个城市
密切相关，其中最主要的是襄阳和十堰，比如
支持襄阳加快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

2023年全国两会上，一份名为“建议构
建汉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大走廊”的联名提
案指出，近年来，汉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
展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但由于流域综合治理、
产业结构布局、文化交流融合等方面存在不
足，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面临一
些困难。

提案建议，立足流域产业布局，充分利用
岸线资源，加快汉江等内河航道建设，加大汉
江梯级航电枢纽建设，织密城市铁路网，优化
高速公路网，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

今年湖北省两会上，“汉孝随襄十”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大走廊，成为托起湖
北支点建设的五条产业大走廊之一。如何推
动这条大走廊与汉江航运进一步联动，借助
高等级航道降低汽车及零部件运输成本，成
为湖北新一轮区域发展命题，也是新时代的
汉江命题。

秦尊文认为，开发汉江流域，除了千方百
计发展本地企业、做强本地产业，还要加快建
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推进铁水公空多种方
式的互联互通，将汉江更深入地嵌进湖北“祖
国立交桥”和“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中，在
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争取扩大本地
区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份额。

支点之上，撬动中国的“汉江奇迹”

发
展

目前，江汉平原仙天
潜三市交通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人流、物流效率进一
步提升，但多式联运短板
突出，铁水公空“临而不
接”“接而不畅”的问题亟
待解决。

一是建议谋划高铁枢
纽，提升辐射能力。将随
岳高铁天门段（随州南—
天门西—潜江—岳阳东）
纳入规划，争取2026年启
动前期工作，填补江汉平
原纵向高铁空白，形成十
字形交叉铁路网。

二是高速扩容，打通
对外大通道。将天门至潜
江高速公路、武荆高速四
改八纳入“十五五”规划，
服务仙天潜一体化发展。

三是水运升级，激活
汉江、汉北河黄金水道。
支持天门工业园港区、岳
口港区建设，提升港口吞
吐能力。湖北应尽早启动
汉北河航道改造工程，推
动汉江航运与长江干线联
动，对接武汉阳逻港，发展
集装箱多式联运。

四是建立健全协调机
制，一体化推进项目建设。
建立省级仙天潜交通一体
化发展协调小组，优先要素
保障，统筹跨市项目审批、
用地、环评等工作。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
武汉都市圈核心区，为中
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
重要承载地，是全国重点
商品粮油基地和淡水养殖
基地，担负着3000万人的
生产生活和粮食安全使
命，在全省发展格局中占
据重要战略地位。

虽坐拥长江、汉江丰
富的水资源，但江汉平原
受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湖
泊萎缩退化、工程体系不
完备等多重因素影响，水
质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问
题并存，极端气候导致的
连旱频发更加剧了供水安
全风险，已成为制约区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
出瓶颈。

建议江汉平原水资源
配置工程以城乡供水为主，
兼顾农业灌溉。以清江隔
河岩水库为水源，设置南北
两条干线引水自西向东覆
盖宜昌、荆州、荆门、天门、
孝感、武汉等地，串联漳河、
惠亭、高关、院基寺等水
库。设置天仙潜和孝感等
支线，拓展汉北地区吴岭、
大观桥、绿水堰等水库调蓄
能力，新建汉北河水陆李水
利枢纽工程，深入挖掘区内
雨洪资源利用能力，逐步
减少对汉江水源的过度依
赖，满足3000万人生活用
水需求。

汉江之安，不仅仅是湖北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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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汉湘桂，再现汉江“南船北马”

交
通

曾几何时，汉江是沉默的——

它千里远征，北送一库净水，却始终无言。它流经湖北39个县（市、区），滋养着数万亿元经济总量，却始终以“支流”自居。它

承载着“江河淮汉”的古老荣光，却在现代叙事中略显沉寂。

然而，伴随着国家战略的叠加、湖北支点建设和区域发展的需要，这条南北走向的大河，决定不再沉默。

它的安全关乎国脉，它的航道连通湘桂，它的文明重塑认知，它的生态定义绿色未来。今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努力推

动江汉平原水资源配置、汉江流域水安全能力提升”。

今天的汉江，正重拾“南船北马”的荣光，以清澈之水、通达之势与复兴之志，发出深沉而坚定的声音——

汉江，不再沉默。

不再沉默

汉江发源于陕西，系长江最大支流，全长1500余公里，其中流经湖北871

公里，流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涉及武汉、十堰、襄阳、荆门等地

39个县（市、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墨 崔逾瑜 袁超一 何辉 艾红霞 刘洁 海冰 制图：万璇

奔流1500余公里后，汉江在武汉汇入长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少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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